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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中拉美裔的日常生活实践想象与身份建构

———以 《蛇蝎女佣》 为例分析

王淑华

摘　 要： 文章以美剧 《蛇蝎女佣》 的女佣形象为例展开研究， 通过分析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 试图

呈现美剧影像文本中的拉美裔日常生活实践想象和身份建构。 她们为追求美国梦， 如何在规训和偏见下生

存， 利用 “权且利用” 的弱者策略与权力方开展游击战， 从而实现身份建构和社会认同。
关键词： 日常生活； 权且利用； 次反公共领域； 共情； 社会边界

作者简介： 王淑华， 女， 副教授， 传播学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７） ０６－００４８－０６

菲斯克认为，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 能生产出文化商品并同时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

种不同的经济中流通。 如果说在金融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是财富， 那么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是

意义、 快乐和社会身份。［１］而作为大众消费文化之典型的影视剧， 能带给大众以娱乐价值， 然而其娱乐

的意义不是简单的消遣和快乐， 它不仅使我们能应付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还能使我们憧憬理想的世

界， 并对现状提出疑问和批评， 同时使我们充满活力。［２］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影视剧与社会现实之

间的关系： 它作为一种虚构的意识形式超然于社会现实，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 其 （部分）
文化功能就是将社会现象呈现在虚构故事之中， 并将该社会现象引起的争论从虚构故事推进现实的公

共领域，［３］从而促使大众讨论和思考现实， 并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动。
美剧成为中国观众认识美国社会和现状的一个途径， 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美国社会的面貌， 同

时也充满了对美国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像想象。 本文分析的美剧文本 《蛇蝎女佣》 可以帮助观众管窥美

国拉美裔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身份建构， 通过它对拉美裔人物形象的塑造， 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实社会的

真相。 该电视剧文本向观众呈现了四位聪明、 善良、 勇敢、 不屈不挠、 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女佣形象。
她们生活在美国最奢华的比弗利山庄， 拥有底层人和女性双重身份， 她们 “洗着买不起的衣服， 擦着

永远用不起的餐具， 给不屑记 （她们） 姓氏的人拖地板， 但依然甘于幻想更好的生活” （台词）， 为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勇敢发声。 本文试图以该剧中的女佣形象为研究样本， 通过探究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与

代表权力方的雇主斗智斗勇的实践， 来呈现美国拉美裔如何开展弱者的生存策略， 以建构自己的身份，
实现美国梦。

一、 美国拉美裔的日常生活实践想象

美国的拉美裔大多移民自墨西哥、 古巴和巴西等地， 作为移民种族， 他们在美国面临新的生存环

境， 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 同时也面临作为不同于主流社会和主流民族文化的身份地位所产生的陌生

的偏见。 因此他们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使自己适应新策略， 即与美国主流性别认同、 国家、 种族和宗

教等相融合的新策略。［４］ 《蛇蝎女佣》 呈现了编剧对美国拉美裔日常生活实践的想象。 剧中拉美裔女佣

与雇主的区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女佣被看成雇主的私有物， 成为雇主彼此争夺的工具 （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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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别人的女佣是不可原谅的” ）， 雇主对她们充满阶级偏见 （台词： “我从没听见过没有口音的女佣

说话” ）， 同时种族歧视随处可见 （一个女佣被杀害的消息被刊登到报纸的第 ４３、 ４４ 页， “如果她是白

人的话， 这条新闻肯定在头版” ）， 雇主不屑对女佣付出感情 （台词： “富贵子弟， 是不会爱上女佣

的” ）， 只是把她们看成家政机器并加以规训， 使之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然而拉美裔女佣面对作为权力

方的雇主并非完全被动， 她们利用各种策略， 试图更好地生存， 实现自己的梦想。
１􀆰 规训与偏见： 区隔下的权力游戏

大部分雇主对女佣存在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 拉美裔是白人富豪阶层选择佣人的标配 （剧中还出

现一名拉美裔男佣）， 在他们看来， 这些佣人是作为 “他者” 存在的， 且是缺乏智慧的， 只懂体力劳

动， 不诚实、 贪婪、 爱占便宜、 容易惹麻烦。 即使同处一个屋檐， 却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蛇蝎” 成为

她们的代名词， 必须对其进行规训管理。 而作为女佣来说， 她们几乎是 ２４ 小时都处于工作情境之中，
规训无处不在， 且深入、 持久。 比如有雇主对女佣有着装要求： 女佣必须身穿女佣制服， 不能随意着

装。 麦克卢汉指出， 衣服是皮肤的延伸， 能传递某些信息， 女佣制服代表着明显的职业区分， 是阶层

和身份低等的标征。 除此之外， 女佣还必须接受行为举止方面的要求： 如要符合女佣的基本礼仪， 见

到雇主及其朋友时要谦卑， 说话必须轻声细语等。 为便于掌控， 一些雇主还在女佣房间安装摄像头，
时刻监视她们的行为。 福柯在提到规训个人的身体对于权力的作用时指出： 权力触及个体的细胞， 通

过他们的身体， 并将寓于他们的姿势、 态度、 话语、 培训和日常生活之中。 这样既增强了服从者的力

量， 也增强了驯服者的力量和效率。［５］通过对身体的矫正训练， 人们试图增强其有用而顺从的力量， 而

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将身体变成驯服的工具， 通过定位、 禁闭、 监视， 对行为进行管理来改造个体。［６］

对拉美裔女佣的改造不仅表现在身体和行为上， 还表现在更深层次的思想上， 比如雇主规定女佣不能

与自己家的客人搭讪， 和雇主 （和家人） 谈恋爱更是禁忌， 还要求女佣对自己绝对忠诚。 这样雇主就

隔断了女佣们社会关系流动的网络， 将其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 而只将她们看成服从命令、 没有思想

的家政工具。 雇主通过这种对女佣 “身体—行为—思想” 的绝对控制， 汲取到力量以及获得权力的满

足感。
从这种模式化的管理可以看出， 代表权力方的富豪雇主们潜意识中已将代表不同种族的女佣们区

隔开来， 把自己放在权力的操控端与其交往， 享受着 “权力的游戏” 的优越感。 他们身处同一个房间，
雇主试图在和女佣相处时制造出 “像一家人一样” 生活的氛围，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剥削， 提升女佣工

作的熟练程度， 维持劳动力的相对稳定， 同时也希望女佣能产生对雇主家庭的忠诚感。［７］ 但雇主永远不

会把女佣看成自己的家庭成员： 非亲属关系、 身份悬殊、 种族差异， 交织在一起的刻板印象让雇主对

女佣产生伪装的善意， 而当女佣被杀后， “我不关心什么照片， 也不关心证据， 我的女佣被谋杀了， 谁

来清理这些呢” 的对白暴露了雇主的真实本性。 这种区隔的认知来自多重因素： 性别、 种族和阶层，
三者的交融使得偏见得以产生。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 这种区隔源自习性的模式， 即将最基本的关于

社会世界的构建和评价原则， 那些最直接地表达 （阶级、 年龄段和性别之间的） 劳动分工或统治劳动

分工的原则， 放入身体分工和与身体的关系之中……好像为了赋予它一种自然的表象。［８］ 这种分类方式

一旦认为是 “自然” 的， 那么全社会很容易达成共识， 同时倾向于认同这种分类原则， 并自觉遵守权

力的游戏规则。
２􀆰 权且利用： 底层与富豪的游击战

拉美裔女佣相对于比弗利山庄的富豪们， 无疑位于权力的底层。 然而即便在权力的游戏中不占优

势， 却并不能低估他们作为弱者的力量和智慧。 他们设法在不平等的竞争中找到办法以求生存， 甚至

可能实现权力的反转。 德塞图认为， 在强者建造的空间践行权力的同时， 弱者除了适应外， 还能通过

诸如改造、 耍花招等游击战的方式， 穿梭于这些场所之间， 最终占领这些场所， 从而实现自己在日常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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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权力。［９］比弗利山庄的女佣各有各的性格： 卡门独立、 直率、 漂亮， 想当一名歌手； 玛丽索高

学历、 知性、 勇敢， 充满正义感； 佐伊拉勤劳、 务实、 面对富豪不卑不亢； 罗茜甜美、 聪明、 执着、 富

有母爱。 她们的共性在于： 不甘于当弱者， 她们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娴熟的职业技能， 不仅在工作

上游刃有余， 足以应付雇主的苛刻要求， 还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份、 位置向雇主代表的权力方 “占便

宜”， 甚至不着痕迹地利用雇主助其达成愿望。 她们善于运用各种花招， 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德塞图

所指的 “权且利用” 的战术， 借助时空的便利改变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 利用身边

信手拈来的富豪们的资源， 当作实现自己美国梦的资本。
她们实施的战术一是 “以情感人”， 女佣通过和雇主产生感情改变自己的身份。 如玛丽索嫁给了富

豪， 晋升为上流社会人士； 佐伊拉的女儿瓦伦蒂娜爱上雇主吉纳维夫的儿子雷米， 想方设法制造各种

机会接近雷米， 最后两人成为情侣。 她们都实现了地位的反转。 二是 “以假乱真”， 暂时伪装自己的身

份， 实现地位的短暂反转。 如佐伊拉趁雇主不在家， 穿上雇主的名牌服装假冒雇主， 参加各种晚宴，
得到很多名贵的礼物。 这种伪装让她收获了爱情， 同时满足了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虚荣心。 三是 “搭

便车”， 利用雇主的社会资源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一心想当歌星的卡门通过雇主认识唱片公司制片人，
后来她为了参加一个音乐秀， 利用雇主侄子对她的爱慕之情， 怂恿他帮自己谱写原创英文歌曲。 四是

“耍诡计”， 欺骗雇主为自己服务。 如当丈夫斯宾塞被怀疑杀害前妻入狱时， 罗茜发现这起谋杀案可能

和一个神秘的组织 “圈子” 有关， 她怂恿雇主吉纳维芙加入 “圈子” 作内应， 以便为自己丈夫平反。
五是审时度势， 基于个人利益与雇主协商 （要价）。 如罗茜想留下来照顾原雇主的孩子， 就故意偷走孩

子的长颈鹿， 导致他一直吵闹， 现任雇主相信只有她能哄住孩子， 这使得罗茜能留下来继续工作。 六

是为了共同利益， 女佣与雇主之间形成短暂的合谋。 比如第一季中雇主夫妇杀死了杀害自家女佣的凶

手， 却告诉警方凶手是跳窗自杀的， 女佣们明知真相但不揭穿； 雇主鲍威尔发现女佣卡门和丹尼是母

女关系， 卡门发现鲍威尔假装残废， 两人都为一己私利而约定保守彼此的秘密。
女佣们以一种 “弱者的抵抗” 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空间， 不仅部分消解了权利方对自身的控制，

而且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策略的运用， 攫取更多资本来争取自身的阶层流动， 改变权力关系， 获取更

好生活的机会。

二、 美国拉美裔的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

性别、 种族和阶级意识相互交叉构建了美国当前 “底层阶级” 的含义。［１０］ 美国底层阶级面临政治

上、 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声困难， 成为受歧视的群体。 对于拉美裔女佣来说， 性别和种族这两者与阶

级不是完全隔离的， 这三条轴线相互交叉， 其交叉方式影响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和身份认同。 弗雷泽认

为， 性别和种族是双重的， 同时暗含于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之中， 两者面临着 “再分配—承认” 难

题。 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反种族主义者既要追求政治经济上的矫正， 也要追求文化评价上的矫正，
以削弱差别和被固化的受歧视集体的特殊性。［１１］这种偏见在社会已然固化， 但打破成见的努力一直在进

行着。 我们可以从 《蛇蝎女佣》 中看到这种努力， 女佣们一方面寻求 “共情” 的情感依托， 以抱团的

方式寻求群体归属感， 另一方面， 利用 “情感付出—回报” 伦理和与权力方的策略性情感关系改变与

雇主的权力结构， 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 更进一步， 为得到社会认同， 积极投身公共空间的活动， 勇

于在公共场合发声表意， 为实现自我认同而努力。
１􀆰 寻求庇护， 基于共情效应的群体归属感

很多人为实现心目中的 “美国梦”， 不惜背井离乡， 努力奋斗。 陌生的国度和城市使他们迫切需要

寻求群体认同和归属感， 但有时他们因缺乏社会资源， 往往处于无依无靠的生活境地， 以女佣为例，
有调查显示， 很多时候家政女佣往往是孤军奋战， 哭诉无门， 处于失语状态。［１２］ 相比现实， 《蛇蝎女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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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 中的女佣却制造了美国拉美裔群体生活的理想状态。 拉美裔、 女性、 佣人， 这些相似的身份特征

让比弗利山庄的女佣彼此产生共情效应。 “共情” 原指对另一个情绪状态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 并

产生 “感同身受” 的情绪反应，［１３］也被称为 “移情”。 研究表明，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共情， 因此也

比男性更容易产生怜悯之心， 更愿意向别人提供帮助。［１４］ 女佣们因相似的生活处境而产生 “共情” 反

应， 彼此成为朋友并互相帮助， 最终形成了坚实的群体， 当一人权益受侵害时， 其他人愿挺身而出施

以援手。
“共情” 反应在女佣们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生。 她们在空余时间聚在咖啡吧闲聊生活近况， 分

享雇主八卦， 这种信息的共享形成友谊，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情感和行动上的互助。 如剧情最开始讲述

的是女佣玛丽索的故事， 她本是大学教授， 儿子被诬陷为杀人犯， 为给儿子洗脱罪名， 她伪装成女佣，
潜伏到被害女佣的雇主家， 借机展开调查。 她融入其他女佣的八卦聚会， 当她向大家坦白事实时， 大

家都对她的处境充满同情， 产生 “共情” 心理， 都竭尽所能帮助她。 正是因为女佣们的帮助， 真正的

凶手最终被绳之以法， 玛丽索儿子得以洗清罪名。
基于友谊的联盟不仅能帮助女佣摆脱孤独感， 使之情有所依， 而且能逐渐壮大群体力量， 让相同处

境的人们逐渐聚拢， 形成抱团的保护层， 这种保护层不仅是对人身安全的保障， 也是对底层群体尊严

的保障。 在第三季里玛丽索成立了一家家政中介公司， 为比弗利山庄的富豪们介绍女佣， 同时帮助女

佣维权， 协调其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公司如同保护伞， 给比弗利山庄的女佣以群体安全感和归属感。
２􀆰 利用 “情感付出—回报” 伦理和策略性情感关系改变权力结构， 实现自我身份建构

剧中的女佣在与权力方交往时， 善于利用 “性别” 的特殊性， 用情感来武装自己， 一方面利用

“情感付出—回报” 伦理获取权力， 另一方面， 利用与权力方的策略性情感关系， 强化自己作为 “弱女

子” 的身份建构， 伺机在关系网中扭转局势， 获取利益。 对女佣们来说， 她们服务于雇主的家庭， 同

时居住于此， 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空间既是前台 （工作空间）， 也是后台 （生活空间）， 女佣成为家庭

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 李霞在研究中国社会亲属关系中女性地位时指出， 家庭内权力平衡是在情感与

其他因素如经济力量、 等级规范等的相较中达到的， 其中情感在其权力结构中占有相当的分量。 女性

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家庭日常运作中由妇女的日常操持所构成的过程性权力； 另一方面源

自情感付出—回报的伦理。 她称其为女性的后台影响力。［１５］虽然女佣并不从属于雇主家庭关系， 但仍能

通过 “情感付出—回报” 伦理获取一定的权力， 这种回报不仅可以是金钱方面的 （涨薪水）， 也可以是

其他方面的 （如在有困难时要求雇主予以援手、 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等）。 比如女佣佐伊拉在雇主吉纳

维夫夫人家生活了很多年， 吉纳维夫夫人不知不觉对佐伊拉产生依赖感， 这使佐伊拉看起来成为两人

中强势的一方， 在这个家俨然一副女主人架势， 说话肆无忌惮， 甚至偶尔对吉纳维夫夫人指手画脚。
佐伊拉认为， 在雇主多次离婚后只有自己对她不离不弃， 这种情感付出使自己有资格成为雇主的 “闺

蜜”， 能与之平等相处， 甚至能为雇主的生活做决定。 “情感付出—回报” 伦理让雇主与女佣之间出现

了关系倒置和权力反转的情况。
与此同时， 女佣通过与雇主发展策略性的情感关系， 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蓝佩嘉在调查台湾中产阶

级的东南亚帮佣时指出， 东南亚帮佣会试图和雇主发展一种 “策略性的情感关系”， 通过技巧性地利用

情绪的表演， 来引发雇主的阶级内疚感， 寻求恩庇。［１６］所谓的阶级内疚感原指中产阶级的 “人格构成中

充满了对立成分， 常常使它处于自卑、 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１７］ 他们认为底层阶级的贫穷和

痛苦皆因自己而起， 对其滋生愧疚感。 一旦有阶级差异存在， 这种愧疚感会随之产生。 在 《蛇蝎女佣》
中， 女佣善于将富豪的阶级优越感转化为阶级内疚感， 为己所用。 她们绘声绘色地向雇主讲述自己生

活的艰辛、 声泪俱下地表演关于自己的不幸的故事， 以此博取雇主的同情， 增加其为自己加薪和提供

帮助的机会。 如卡门和雇主大谈自己的音乐梦想， 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罗茜通过不停上演苦情戏，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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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渐渐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儿子， 最终解决儿子的移民问题。 和台湾的东南亚帮佣不同的是， 《蛇蝎女

佣》 中的女佣并非只是短暂停留在美国， 而是她们都有美国身份， 希望通过雇主的社会网络和资源，
获取在美国扎根和发展的机会。

３􀆰 积极投身次反公共领域发声表意， 寻求自我和认同

女佣常常被看成是被忽视的人群， 毫无存在感的他者。 然而 《蛇蝎女佣》 通过刻画拉美裔女佣们

的日常生活实践， 将这群他者从隐蔽的城市深处搬至台前， 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 让观众看到来

自美国拉美裔如何为追求美国梦而摇旗呐喊。 女佣们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卡门坚持音乐梦想、 玛丽

索宣称自己的儿子没有杀害女佣、 罗茜坦白承认和雇主丈夫的感情、 佐伊拉勇敢地和雇主说 “你害死

了我的孩子， 我不会原谅你”。 剧中作为拉美裔的女佣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们不需要别人代言。 多

元表意是弗雷泽所提出的次反公共领域的特点， 弗雷泽认为， 为了保护包括女性、 工人、 有色人种等

在内的从属社会群体的权利， 就需要建立次反公共领域 （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ｓ）， 让这些群体成员以

此为平台创造和传播反话语， 以容许他们就其身份、 利益和需要提出对抗性解释。［１８］ 女佣们所追求和参

与的正是这种多元的公共领域， 它有助于扩大话语空间， 促进了文化的交往和协商， 并能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社会不平等。
在 《蛇蝎女佣》 中， 拉美裔女佣们为争取在次反公共领域中表意的平等性、 公平性和正当性而行

动， 既是为了自我认同， 也是为了社会认同。 她们在多次谋杀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她们不但是女

佣， 还是侦探， 她们的活动范围从房间、 家庭延伸至警察局等公共场所， 她们为抓取事实真相、 维护

公共安全而行动。 比如第一季中女佣们利用派对的混乱， 设计将杀害女佣芙罗拉的凶手引至卧室， 并

录下了他的罪证； 第三季揭穿了杀害路易·贝克和女佣布兰卡的凶手； 第四季把凶手骗到书房， 诱使

她承认自己杀人的罪行。 女佣们的智慧、 勇敢、 团结让人佩服， 也让雇主和警方刮目相看。 她们的行

为打破了公共活动中社会差别带来的局限， 是公共领域中拉美裔女性平等权力的价值观的体现， 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话语权的边缘地位和从属群体身份， 同时也是对自我能力、 角色定位和社会身份的肯

定和认同。

三、 《蛇蝎女佣》 塑造的拉美裔群体的美国梦及其社会边界

美国梦作为美国文化的缩影， 成为美剧的核心主题之一， 也赋予无数为实现梦想而勤奋努力的美

国种族少数派以力量。 《蛇蝎女佣》 为美国拉美裔追求美国梦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身份建构制造了一个优

秀范本。 编剧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拉美裔的形象： 勤劳、 勇敢、 自由、 平等、 独立、 个性， 怀揣梦想， 在

这片土地上创造自己的价值， 而这些正是美国梦的中心主旨， 也是 《蛇蝎女佣》 的文化意蕴。 这能给

生活在美国种族少数派的人群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激励其为实现美国梦而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 美剧塑造的拉美裔群体追逐美国梦的影像想象有其社会边界。 《蛇蝎女佣》 中美国

拉美裔群体强势出击， 由弱者变为强者， 角色塑造对于相对保守的电视剧行业来说是惊喜的突破。 而

且除 《蛇蝎女佣》 外，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美剧开始启用拉美裔等少数族裔演员， 如 《丑女贝蒂》 《摩

登家庭》 《女子监狱》 《犯罪现场调查》 《越狱》 《绝命毒师》 等美剧中均出现不同身份的拉美裔角色。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改变拉美裔群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无论在影视剧中还是现实中都是如此。 一方面，
虽然美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拉美裔身影， 且拉美裔角色的想象呈现多元化趋势， 但这与其说是美国文

化多样性的体现， 毋宁说是因为拉美裔族群在美国人中的比重增大， 美国影视产业基于商业主义的需

求， 为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而采取的顺势而为的多样性改变，［１９］ 美国主流族裔 （白人） 处于美剧的

核心位置并未改变。 另一方面， 美剧呈现的拉美裔想象仍无法摆脱刻板印象的窠臼， 如作为拉美裔身

份的 《丑女贝蒂》 中的贝蒂和 《摩登家庭》 中的尼曼的父亲均为生活拮据的非法移民， 而对于拉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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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美国人总能够将他们与 “偷渡”、 “非法移民”、 “犯罪” 联系起来；［２０］又如 《绝望主妇》 中加布丽

尔·索利斯一家和 《妙警贼探》 中男主角尼尔·卡夫瑞的女房东虽是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拉美裔角色，
但仍给观众以暴发户和黑社会人士的印象。 长期以来， 伴随着肤色、 语言和文化等带来的日常生活和

交往中的差别， 拉美裔美国人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在拉美裔作为 “美国人”
身份的问题上， 拉美裔及其后代首先被所谓的 “真正的美国人” （白人群体） 看做是 “移民”， 其次才

是 “美国人”，［２１］因此在其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 他们无法真正摆脱拉美裔的标签， 无法摆脱是否是

“真正的美国人” 的身份困惑， 这些社会现实成为美剧所塑造的美国拉美裔想象的根深蒂固的基础。 哪

怕是作为优秀范本的 《蛇蝎女佣》 本身， 也难以解决拉美裔女佣在追求美国梦过程中面临的社会边界

问题。 虽然 《蛇蝎女佣》 以美国拉美裔女佣群体为角色主体并对其大唱赞歌， 但事实上， 家务劳动的

女性化、 外籍劳工的种族化、 阶级形构的国族框架， 以及家 （ ｈｏｍｅ） 和家庭 （ ｆａｍｉｌｙ） 之间的断

裂［１４］（３０９） ， 这些社会边界的要素在本剧中被刻意模糊了，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 这种模糊显然已经变成一

种既定事实或社会规则， 种族话、 性别化和阶层化成为了 “常识化”， 既存在于该剧之中， 也潜移默化

地植入了观众的认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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